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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與
﹁
病
關
索
﹂
楊
雄
結

義
；
與
楊
雄
那
位
出
身
屠
戶
岳
丈
潘
公
，
合
營

屠
宰
作
坊
︵
屠
場
︶，
如
此
事
事
順
境
，
對
早

前
蓽
路
藍
縷
的
石
秀
來
講
，
亦
心
滿
意
足
。
生

活
安
定
下
來
，
有
了
收
入
，
石
秀
渾
身
上
下
添
換
新

衣
，
再
無
昔
日
那
麼
寒
酸
。

石
秀
主
持
屠
宰
作
坊
買
賣
，
優
優
悠
悠
，
不
經
不

覺
，
過
了
兩
個
多
月
，
已
是
秋
去
冬
來
。

一
日
，
石
秀
早
起
五
更
，
往
外
縣
買
豬
，
去
了
三

天
才
返
回
。
返
抵
屠
宰
作
坊
，
卻
是
關
了
舖
，
連
忙

入
內
察
看
，
只
見
肉
店
內
砧
頭
收
了
，
刀
杖
傢
伙
也

藏
好
。

石
秀
本
來
已
經
是
一
個
多
疑
的
人
，
看
見
肉
店
內

收
拾
得
這
般
﹁
乾
淨
﹂，
心
中
不
禁
自
忖
：
﹁
人
無

千
日
好
，
花
無
百
日
紅
﹂，
楊
雄
在
獄
城
當
差
，
很

少
回
來
，
潘
巧
雲
看
見
自
己
做
了
這
些
新
衣
，
背
地

裡
會
有
說
話
，
又
見
自
己
兩
日
未
返
，
必
然
是
有
人

在
搬
弄
是
非
，
乃
懷
疑
自
己
不
再
經
營
此
屠
宰
作

坊
，
便
準
備
結
束
營
業
。

一
個
人
最
忌
自
作
聰
明
，
石
秀
今
番
有
了
如
此
一

個
先
入
為
主
念
頭
，
遂
認
為
與
其
等
到
潘
公
、
潘
巧

雲
父
女
開
聲
歇
業
，
倒
不
如
自
己
先
行
提
出
回
鄉
省

親
，
不
再
打
理
屠
宰
作
坊
。

石
秀
作
出
決
定
，
把
從
外
縣
買
回
來
的
豬
，
趕
入

豬
圈
安
排
柵
好
，
才
返
回
房
中
，
梳
洗
更
衣
，
收
拾

包
裹
行
李
，
然
後
才
細
細
寫
了
一
本
﹁
清
帳
﹂，
往

找
潘
公
交
代
帳
目
。

石
秀
本
乃
一
個
武
夫
，
並
非
像
八
十
萬
禁
軍
教
頭

﹁
豹
子
頭
﹂
林
沖
及
﹁
玉
麒
麟
﹂
盧
俊
義
那
麼
的
文

武
全
才
。
難
得
他
可
以
把
屠
宰
作
坊
兩
個
多
月
來
的

營
運
，
寫
了
一
份
﹁
清
帳
﹂
給
潘
公
，
交
代
清
楚
，

香
港
人
謂
之
﹁
做
事
交
帶
﹂。

石
秀
入
到
屋
內
，
潘
公
已
安
排
下
些
素
酒
食
；
所

謂
﹁
素
酒
食
﹂
乃
一
般
酒
食
，
並
非
大
魚
大
肉
。
為

何
潘
公
會
安
排
了
素
酒
食
？
是
預
計
石
秀
今
天
買
豬

回
來
？
還
是
每
天
如
是
安
排
飲
食
，
施
耐
庵
沒
有
交

代
，
乃
其
疏
漏
之
處
。

話
說
潘
公
看
見
石
秀
回
來
，
請
他
坐
定
飲
酒
，
對

他
往
外
縣
買
豬
，
奔
波
勞
碌
，
慰
問
幾
句
。

石
秀
取
出
那
本
﹁
清
帳
﹂，
請
潘
公
收
下
，
說

道
：
﹁
若
上
面
有
半
點
私
心
，
天
地
誅
滅
。
﹂

潘
公
聽
石
秀
這
麼
一
說
，
為
之
愕
然
，
連
忙
問
到

底
發
生
甚
麼
事
？

石
秀
說
道
：
﹁
小
人
離
鄉
五
七
年
了
，
今
欲
要
回

家
去
走
一
遭
，
特
地
交
還
帳
目
，
今
晚
辭
過
哥
哥
，

明
早
便
行
。
﹂

﹁
離
鄉
五
七
年
，
回
家
去
走
一
遭
，
﹂
只
是
托
詞

而
已
，
石
秀
沒
有
懷
疑
有
人
在
背
後
講
是
講
非
，
以

為
自
己
往
外
縣
買
豬
兩
三
天
未
返
，
﹁
存
心
不
再
打

理
屠
宰
作
坊
，
結
束
營
業
﹂
的
推
論
，
坦
白
告
訴
潘

公
。
無
他
，
一
方
面
是
石
秀
在
江
湖
打
滾
，
﹁
逢
人

只
說
三
分
話
，
未
許
全
拋
一
片
心
﹂。
另
方
面
，
乃

予
楊
雄
及
潘
公
臉
上
好
過
些
。

然
而
，
潘
公
卻
挽
留
石
秀
。
如
果
潘
公
不
挽
留
石

秀
繼
續
與
自
己
合
營
屠
宰
作
坊
，
便
天
下
太
平
，
便

不
會
鬧
出
血
腥
風
雨
，
世
事
往
往
便
是
這
麼
微
妙
，

︽
水
滸
傳
︾
常
道
﹁
合
該
有
事
﹂。

︵
二
二
五
︶

做
了
多
媒
體
人
、
文
字
界
工
作
數
十

年
，
知
交
好
友
甚
多
，
有
時
不
經
意
就
煩

了
知
己
。
日
前
腎
衰
竭
要
急
入
院
動
手

術
，
女
兒
如
風
關
切
之
下
告
訴
記
者
登
在

報
上
，
多
年
前
嘉
禾
同
事
好
友
、
現
執
香
港
公

關
界
牛
耳
大
姐
葉
潔
馨
得
悉
，
即
電
請
醫
管
局

名
人
胡
定
旭
先
生
關
照
。
在
下
手
術
順
利
，
現

接
受
東
區
醫
院
腎
科
洗
肚
，
精
神
爽
利
。
胡
定

旭
仗
義
開
言
義
助
之
事
，
才
女
師
姐
蔣
芸
專
欄

書
之
見
報
，
在
下
得
知
受
多
位
前
輩
好
友
祝
福

義
助
，
五
內
俱
感
，
今
日
借
此
一
角
由
衷
言

謝
。江

湖
阿
杜
早
入
十
字
幫
，
﹁
窮
衰
殘
爛
慘
、

老
弱
傷
病
殘
﹂，
大
半
生
闖
蕩
世
界
早
已
耗
盡
生

命
精
華
，
近
歲
苟
延
仍
得
各
方
好
友
善
禱
，
幸

何
如
之
。
得
胡
定
旭
高
人
加
援
手
，
是
本
人
福

氣
。
加
點
迷
信
說
法
，
胡
之
正
能
量
氣
場
宏

大
，
早
有
明
證
：
當
日
菲
島
兵
危
事
變
，
胡
主

席
臨
危
受
命
帶
隊
急
赴
菲
，
難
友
梁
頌
學Jason

命
懸
一
線
，
主
席
毅
然
決
定
即
運
港
救
治
，
此

一
﹁
毅
然
﹂
決
定
，
實
充
滿
膽
識
，
若
中
途
或

剛
到
香
港
便
失
救
，
局
長
要
負
上
多
少
責
任
？

掮
上
多
大
擔
負
？
今
日Jason

康
復
在
即
，
足
證

胡
局
長
膽
識
過
人
。
若
說
迷
信
，
他
之
運
道
和

氣
場
澎
湃
，
充
沛
天
地
，
所
以
在
下
亦
相
信
本

人
手
術
之
順
利
，
亦
得
肥
佬
旭
氣
場
之
庇
也
。

運
氣
膽
識
，
有
時
要
靠
﹁
博
一
博
﹂，
個
人
正

氣
之
氣
場
充
盈
，
則
多
數
﹁
博
﹂
得
到
。
阿
杜

有
江
湖
子
侄
中
州
派
賴
門
風
水
傳
人
尹
國
棟
，

是
極
少
有
之
龍
虎
茅
山
﹁
斬
刖
派
﹂
女
傳
人
之

子
，
年
前
香
港
伍
氏
望
族
覓
祖
墳
，
請
尹
國
棟

尋
穴
，
追
至
台
山
一
龍
脈
山
坳
，
正
擇
好
吉
日

移
骨
下
葬
，
誰
知
連
月
大
雨
下
足
四
十
天
不
停

水
淹
土
塌
，
風
水
口
三
龍
歸
位
也
沒
用
。
尹
國

棟
以
茅
山
斬
刖
法
一
算
，
得
擇
吉
之
日
午
前
巳

時
三
龍
汲
水
會
艷
陽
高
照
，
龍
穴
突
現
乾
爽
，

他
就
囑
伍
家
放
膽
放
心
移
靈
豎
碑
。
果
然
是
日

全
族
子
弟
車
隊
由
香
港
直
上
台
山
，
淫
雨
霏
霏

不
停
下
。
車
隊
到
山
腳
突
見
雨
停
，
艷
陽
乍

現
，
上
得
山
坡
見
草
木
已
乾
，
伍
氏
全
族
人
歡

呼
，
連
仵
工
也
齊
聲
喝
彩
，
讚
﹁
尹
師
傅
的
確

靈
準
﹂。
經
伍
氏
家
族
口
傳
，
尹
氏
現
已
立
萬
揚

名
。
阿
杜
問
此
世
侄
有
何
信
心
如
此
﹁
博
﹂

中
？
他
說
只
因
默
禱
中
有
靈
光
一
現
，
大
膽
向

伍
氏
出
言
一
博
，
博
便
有
百
分
之
五
十
機
會
，

不
博
就
機
會
全
無
；
果
然
博
中
，
過
海
便
是
神

仙
了
。
氣
場
就
是
有
博
之
信
心
。
相
信
肥
佬
旭

運Jason

返
港
則
沒
有
﹁
博
﹂
之
念
，
純
然
是
氣

場
宏
足
之
信
心
，
這
個
信
心
便
不
是
迷
信
之
運

氣
，
而
百
分
之
百
是
膽
識
也
。

忐
忑
這
兩
個
字
，
相
信
是

比
較
晚
才
有
的
字
吧
？
因
為

在
古
書
裡
，
在
戲
曲
和
小
說

裡
才
比
較
常
見
，
看
來
是
戲

劇
家
或
者
是
小
說
家
的
發
明
吧
？
想

來
也
不
難
，
因
為
心
兒
忽
上
忽
下
，

想
想
也
知
道
是
心
神
不
寧
了
。

字
典
裡
，
忐
這
個
字
，
沒
有
解

釋
，
只
有
﹁
見
忐
忑
﹂
三
個
字
。
可

是
忑
這
個
字
，
倒
有
二
解
，
一
個
是

﹁
見
忐
忑
﹂，
另
一
個
是
﹁
驚
異
﹂，

字
典
還
引
了
明
朝
湯
顯
祖
的
戲
曲

︽
牡
丹
亭
．
尋
夢
︾
的
句
子
：
﹁
忑

一
片
撒
花
心
的
紅
影
兒
弔
將
來
半

天
，
敢
是
咱
夢
魂
兒
廝
纏
？
﹂

近
年
崑
曲
有
點
變
得
再
受
歡
迎
的

樣
子
，
看
來
在
白
先
勇
的
大
力
提
倡

下
，
認
識
﹁
忑
﹂
這
個
字
的
人
會
多

了
點
，
因
為
唱
崑
曲
如
果
不
會
唱

︽
遊
園
驚
夢
︾，
那
就
不
夠
班
了
吧
？

學
崑
曲
如
果
未
看
過
湯
顯
祖
的
︽
牡

丹
亭
︾
，
心
中
一
定
會
忐
忑
不
安

吧
？看

報
道
說
，
王
菲
的
演
唱
會
本
來

要
唱
老
鑼
作
曲
，
龔
琳
娜
原
唱
的

︽
忐
忑
︾，
但
最
後
說
沒
學
會
而
放
棄

了
。
於
是
在
過
年
的
賀
歲
片
︽
最
強

囍
事
︾
中
，
杜
汶
澤
來
了
個
︽
忐
忑
︾

的
搞
笑
版
，
搞
笑
得
還
有
模
有
樣

的
。其

實
，
忐
忑
在
戲
曲
裡
，
最
能
表

現
。
粵
劇
和
京
劇
都
有
忐
忑
不
安
的

表
演
功
夫
，
說
來
也
不
難
，
就
是
左

手
打
打
右
掌
，
右
掌
打
打
左
手
，
再

伸
一
伸
手
，
腿
部
做
做
動
作
，
表
情

是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
就
表
現
出
忐
忑

來
了
。
可
是
用
歌
曲
和
歌
聲
來
表
現

忐
忑
，
普
天
之
下
，
恐
怕
就
只
有
愛

好
中
國
詩
詞
和
音
樂
的
德
國
人
老
鑼

和
他
的
如
意
夫
人
龔
琳
娜
了
。

國
際
時
尚
界
的
中
國
風
早
非
新
鮮
事
，

因
為
最
能
代
表
中
國
風
的
旗
袍
和
中
山
裝

已
風
行
多
年
，
但
地
大
物
博
的
中
國
，
可

借
助
的
靈
感
元
素
多
不
勝
數
，
所
以
，
看

本
屆
香
港
時
裝
節
各
場
秀
時
，
雖
然
也
對
上
海

﹁
秦
藝
﹂
的
荷
花
水
墨
畫
旗
袍
、
孔
雀
刺
繡
披
肩

上
的
精
緻
手
工
留
下
印
象
，
但
感
覺
最
深
的
還

是
本
港
設
計
師
伊
嘉
的
個
人
秀
，
尤
其
是
其
苗

族
風
格
作
品
。

伊
嘉
的
苗
族
情
緣
始
於
她
早
前
跟
香
港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的
合
作
，
該
院
時
裝
及
形
象
設
計
系

講
師
有
感
苗
族
服
裝
非
常
講
究
細
節
，
於
是
去

年
底
在
校
內
舉
辦
了
﹁
苗
族
文
化
與
可
持
續
設

計
﹂
展
，
並
特
邀
十
五
位
本
地
設
計
師
以
此
為

靈
感
設
計
時
裝
，
伊
嘉
是
其
中
之
一
，
她
於
是

將
之
﹁
發
揚
光
大
﹂
成
為
一
系
列
作
品
。

伊
嘉
是
一
位
能
將
實
用
元
素
和
時
尚
創
意
結

合
得
很
好
的
設
計
師
，
雖
然
在
印
尼
出
生
和
長

大
，
她
卻
是
在
香
港
開
始
時
裝
生
涯
，
當
空
姐

時
就
已
在
當
年
的
名
校
遠
東
裁
剪
學
校
進
修
。

她
多
元
文
化
的
背
景
和
空
中
飛
行
的
視
野
為
其

創
作
提
供
了
很
好
的
土
壤
和
靈
感
來
源
，
也
助

其
作
品
順
利
打
入
國
際
市
場
。

她
也
是
崛
起
於
八
十
年
代
、
成
名
於
九
十
年

代
初
的
香
港
設
計
師
典
型
代
表
，
當
同
代
設
計

師
由
於
各
種
原
因
而
在
時
裝
節
上
﹁
消
失
﹂
或

﹁
減
產
﹂
時
，
她
卻
堅
持
了
下
來
，
不
斷
呈
現
的

作
品
也
屢
有
新
意
。
以
苗
族
系
列
作
品
為
例
，

她
把
苗
族
麻
布
設
計
成
迷
你
百
褶
裙
，
配
以
西

式
緊
身
胸
衣
，
外
披
的
超
短
外
套
則
結
合
其
設

計
標
誌
綑
條
斜
紋
︵
袖
子
︶
和
苗
族
圖
案
︵
衣

身
︶，
東
西
方
元
素
融
匯
其
中
，
形
成
了
兼
具
民

族
風
又
有
時
代
感
的
摩
登
之
作
。

從
服
裝
︵G

arm
ent

︶
到
時
裝
︵Fashion

︶，

代
表
的
是
一
種
流
行
的
過
程
，
一
種
跟
時
代
氣

息
休
戚
相
關
的
元
素
，
雖
然
我
們
都
呼
籲
保
存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但
源
自
歷
史
文
化
的
民
間

藝
術
需
要
配
合
時
代
而
昇
華
，
才
能
再
創
出
兼

具
審
美
情
緒
和
個
人
風
格
的
作
品
。
中
國
風
作

品
亦
然
，
如
果
只
是
單
方
面
的
輸
出
文
化
，
而

欠
缺
交
流
或
融
合
，
那
不
屬
於
本
質
上
講
究
流

行
的
時
尚
。

時尚中國風

八
十
七
歲
才
上
大
學
的
蘿
絲
終

於
得
償
宿
願
，
因
為
接
受
大
學
教

育
一
直
是
她
夢
想
。
今
年
，
年
屆

九
十
的
蘿
絲
終
於
完
成
她
的
大
學

課
程
，
在
學
期
將
要
結
束
時
，
她
被
推

選
在
校
內
一
個
晚
宴
中
演
講
。

蘿
絲
說
：
﹁
我
們
不
是
因
為
年
老
而

停
止
玩
樂
，
我
們
是
因
停
止
玩
樂
才
會

變
老
。
只
有
一
種
秘
訣
能
使
人
青
春
永

駐
、
快
樂
成
功—

就
是
必
須
經
常
笑

口
常
開
、
幽
默
風
趣
；
必
須
時
常
懷
抱

夢
想
。
當
你
失
去
夢
想
時
，
就
形
同
死

亡
。
我
們
周
圍
有
許
多
人
活
得
像
行
屍

走
肉
，
卻
不
自
覺
。
變
老
和
長
大
之
間

有
很
大
的
差
別
：
任
何
人
都
會
變
老
，

但
不
一
定
每
個
人
都
會
長
大
！
長
大
的

意
思
是
，
你
必
須
不
斷
在
蛻
變
中
找
尋

成
長
的
機
會
而
善
加
利
用
。
人
要
活
得

無
怨
無
悔
，
上
了
年
紀
的
人
，
通
常
不

會
因
做
過
的
事
後
悔
；
卻
常
因
在
年
輕

時
，
未
曾
去
做
自
己
想
做
的
事
而
遺

憾
。
只
有
心
懷
悔
恨
的
人
，
才
會
恐
懼

死
亡
。
﹂

老
人
家
說
得
對
，
人
必
須
不
斷
在
蛻

變
中
找
尋
成
長
的
機
會
，
可
是
不
知
從

何
時
開
始
，
我
們
就
懼
怕
改
變
，
執
㠥

固
有
的
，
甘
心
活
在
自
己
的
舒
適
區
而

停
止
長
大
。

身
邊
便
有
好
幾
個
這
樣
的
例
子
，
他

們
活
在
固
有
的
環
境
中
，
其
實
也
不
是

很
快
樂
，
甚
至
常
懷
懊
惱
、
恐
懼
；
其

實
也
不
是
沒
有
機
會
改
變
、
甚
至
敲
門

的
機
遇
年
中
也
有
三
兩
次
，
只
是
每
一

趟
在
要
作
出
決
定—

跳
出
那
已
習
慣

的
﹁
圈
圈
﹂
時
，
他
們
總
會
瞻
前
顧

後
、
左
算
右
計
，
看
似
終
要
踏
出
勇
敢

的
一
腳
，
最
後
還
是
退
縮
回
﹁
圈
圈
﹂

裡
！

舒適區阻礙成長

天 色 剛 擦 黑 ， 六 點 多 鐘 吧 ， 著 名 的 帕 蓬 路
（Patpong），男女攤販們才紛紛開檔，只見他們忙㠥搬
貨擺貨，擺賣的主要是贗品T恤、手袋、手錶、銀飾
品、翻版光碟、手工藝品和紀念品等，但各個攤位價
碼不一，彈性很大，看中甚麼之後，倘若得閒，不妨
多走幾檔，比較價錢，再跟檔主討價還價不遲。這
時，這分為一、二街的曼谷夜市，巷道間都給東西堆
滿，阻住去路，還得拐道，到邊上店舖旁的人行路上
走。怪不得的士司機一聽，就說，Patpong？還早㠥
呢！那裡是越夜越精彩！我們當然知道。一路走去，
兩三步就有個猛男躥出，手持光碟，低聲道：Show！
Show！Show！不用問，自然是「真人秀」啦！除了
熱鬧的夜市之外，這裡也是著名的紅燈區，可能時間
尚早，並沒有洶湧的人潮，店門幾乎都半掩，故意讓
行人窺見裡面燕瘦環肥的小姐，有的甚至派遣穿㠥各
色比基尼制服的青春女郎，坐在門口閒聊，想必是

「活動招牌」吧？半敞的門裡，燈光昏暗，那些女郎
站在吧㟜上，拉㠥鋼管扭動，大跳鋼管舞。大約夜未
闌，人群還疏落，她們跳得有些懶洋洋。也有許多食
肆，每間店門口都站㠥幾個手持白紙的泰國男人，上
面用英文寫㠥餐點或飲料的價目。走到一家意大利餐
廳前，露天座位冷冷清清，只有一個西方肥佬坐㠥喝
啤酒。

這紅燈區起源於1960年越戰時期，招待來休假的美
國兵。至今，曼谷街頭上，依然有許多中年以上的西
方人，手臂彎挎㠥年輕的泰國女郎招搖過市。莫非，
他們是來這裡尋回失去的青春？這裡物價低廉，尤其
用美元換泰銖，更合算；再加上東方情調，難怪他們
在這裡如魚得水，樂不思蜀了！雖說是一月中，但曼
谷處於熱帶地方，冬天不冷，一般白天24至25度，早
晚21度左右，絕大多數人都穿短袖，在大街小巷招
搖。那晚我們坐在酒店露天茶座喝啤酒聊天，附近空
地站㠥兩個男人，一面抽煙一面說笑，用我捫不懂的
語言，不是日語便是韓語。這酒店只有四層，從三樓
陽台外望，可以看到一株海杏樹傲然挺立，在微風中
輕擺；近處還有一叢叢咖哩葉。它藏在巷子裡，格局
不大，還在擴建中，但軟件甚佳，有給住客提供免費

「篤篤車」（即機動三輪車）24小時服務，隨叫隨時接
送，送到附近的輕軌站轉接。我們常常搭篤篤車來

回，特別是夜間，坐在車裡，敞開兩邊，風從四面拂
來，街面人流不斷，七彩霓虹光管不絕閃耀，叫人想
要乘風歸去。我恍然大悟：難怪早餐在酒店餐廳，舉
目所見都是西方遊客。

曼谷到處都可以看到泰式按摩「馬殺雞」（Massage）
的招牌，帕蓬路當然也不例外。一看門口的價目表，
也只是一小時200銖，比酒店附近那家還便宜，但人
流繁雜，不敢亂試，萬一入了黑店，那就哭都無謂
了！還是回酒店那家，280銖一小時，可能剛開始經
營的關係，招牌不響，店面冷冷清清，沒有其他人光
顧。我不免擔心：要是長此以往，如何得了？回心一
想，他們開店，必有他們充足的理由，我何必杞人憂
天？！兩個人服務一個人，有些誇張，即使那男的看來
是實習而已，但女的卻盡力，也是值回票價。事前照
例問價，年輕老闆娘說，280銖一小時。循例殺價：
250銖？她笑答，不能夠。一問一答，也只不過是開
場白而已，當然也就一笑了之，誰也不會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的，恐怕是灑下的鳥糞了。離開時經過攤檔
長廊，忽然人們抱頭疾跑，我見到頭上黑壓壓一片，
飛來飛去，在松樹頂周圍盤旋不停，是鳥群歸巢吧？
L急忙拉我剛躲進一家有帆布篷上蓋的各式燈泡檔下
迴避，那年輕女檔主只是一味微笑，這時一大堆燕子
的糞便像驟雨般落下。難怪人們爭相躲避。良久，糞
雨依然不止，等到稀疏了，才伺機用餐巾紙遮頭逃
亡，但不知何時已經中彈，長褲留下燕子的「彈
痕」。

也曾幾次車經曼谷城西的「唐人街」（China
Town），那是市內最繁華的商業區之一，從早到晚車
水馬龍，長約2公里，由三聘街、耀華力路、石龍軍
路三條大街及許多街巷連接而成。但幾次到曼谷，我
都沒下車去逛。這晚從地鐵站走過去，天剛黑下來，
一路摸黑，不多久，眼前一片紅燈籠高掛，列成方
陣，再往前走，望見一座牌樓高高聳起，上面是曾在
北京大學讀書的詩琳通公主所題「聖壽無疆」，簡體
字看起來較為稚嫩，卻一筆一劃頗為用心。有一對西
方遊客在對面拍照。正走㠥，驀地一片光明一派喧
囂，人來車往，熱鬧非常，抬頭都是中文招牌，不用
問，唐人街到了！那兩旁大多是金舖，還有售賣包裝
豬肉乾、鳳梨乾、芒果乾等旅遊手信的商店，當然缺

不了24小時營業的連鎖店。金舖關門
後，一長列人行道就搖身一變，成了熙
熙攘攘的街邊檔天下，賣小吃的、海鮮
的、魚翅的、燕窩的居多，當然也有賣
果汁的。甚至有賣年畫的檔口，叫我赫
然省起，春節就在眼前。放眼一望，大
牌檔人山人海，幾乎座無虛席，吆喝
聲、喧嘩聲，夾雜㠥營營嗡嗡的人聲，
和街道上的大小車聲，組成一首人間世
俗生活的交響曲。仔細一聽，人們大都
是講潮州話，偶爾也有閩南話。恍惚
間，我差點以為身在潮州呢！

這一帶是老曼谷的街區之一，已有近
200年的歷史，房屋大都比較古舊，商
業卻相當繁榮，經營者幾乎全是華人。
濃郁的潮汕風情，是這裡的顯著特色。
我們坐在橫巷的一處大牌檔，吃一碗豬丸河粉，不禁
憶起夏天在街邊檔口充飢的夜晚，好像已經很久了，
認真一想，那只不過是去年的事情。時光如水流，流
向何方？回過神來，欲叫旁邊的小吃，但那泰國女小
販耍手擰頭，似乎不賣單個的意思。反正也並不餓，
太多吃不了，也就作罷。正自尋思，曾在那一頭行乞
的駝背老漢，彎曲近九十度，穿㠥襤褸的短衫褲，又
拐㠥過來，叫人難過頓生，有點不知如何是好。

但拐入另一邊的巷子，卻有如掉入另一個世界，熱
鬧喧嘩頓失，沉寂驟生，街燈孤清，人群寥落，昏黃
燈光下，有幾個人各自就㠥矮桌吃晚飯，原來這裡是
古舊市場，賣的是古錢幣、古文物、佛像、鏈牌等。
人流稀稀落落，偶然碰到兩個年輕華人女學生，試㠥
問路，不料她們竟能講幾句普通話，表達不太清楚，
她們乾脆領㠥我們，穿過一條街，在馬路口一指，笑
道：地鐵站就在那裡！泰國素有「自由之國」、「微
笑之邦」之稱，在曼谷，人們的友善微笑，即使語言
不通，也很容易讓來客被那種真誠感融化掉。

到曼谷，市中心的「四面佛」不能不去。那個中
午，煙香繚繞，許多信徒手持香燭誠心跪拜，還順時
針四面敬拜，獻上黃色花環。在門口碰到一個還願的
大嬸，就地從守在那裡的女販接過鳥籠，向四面佛方
向打開籠門，讓麻雀振翅高飛。大約是在還願吧？但
也有用更虔誠方式表達的，除了帶備祭品之外，還僱
請駐守那裡的穿㠥泰式傳統衣帽女郎們，隨㠥坐在一
側鼓鑼管齊奏的男樂隊的節奏，載歌載舞；我見到那
一對青年男女在前頭跪㠥，雙手合十，直到一個段落

結束，才起身離去，讓位給一個抱㠥嬰孩的青年。據
說它是因為1956年興建Erawan酒店（君悅酒店前身）
時，發生一連串不幸事故，因而請來道士作法，並依
其建議供奉四面佛供大眾參拜。

回到君悅酒店喝下午茶，環境優雅，人不多，大家
靜靜地喝咖啡、聊天，有偷得浮生半日閒的輕鬆愉
快；比起也在鬧市、附在那家超級市場前頭的食肆又
大異其趣。那裡只有一橫排高凳，食客面對㠥開放的
廚房，填單點菜交給廚娘。正是午飯時間，人流極
旺，我們等了好一會才有空位落座。吃完結賬，便宜
好吃又便捷，難怪客似雲來。其實曼谷食檔選擇很
多，在商業中心便有一處食物中心（Food Court），那
晚路過，躲在約有五米長兩米高的魚缸後吃自助晚
飯，一碟木瓜沙律，一盤蔬菜卷，一碗肉丸河粉，眼
前是大條鯉魚群游過來又游過去，悠然自得的樣子。
透過魚缸，在另一面，有一對西方年輕情侶，在喁喁
細語，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但從他們不時傾向對方
的親密舉動判斷，看上去很陶醉在兩人世界裡。

可是，那美好的印象，回程時卻給破壞了。過關很
慢，也不能怪罪工作速度，他們也要認真檢查呀！但
關員態度並不友善，慢了一步，竟大聲呼喝，大有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架勢，令人反感。多
日來「微笑之邦」的絕好印象，剎那間撲啦啦遁走。
但回心一想，十個指頭伸出來還不一般長呢！我又何
必苛求？

2011年1月15日─18日，初草於曼谷，Ｓalil

Hotel；1月23日定稿於香港。

自作聰明

迷信、膽識和運氣

韋基舜

客聚

元
宵
節
中
午
，
受
邀
前
往
已
在
越
南
定
居
多

年
的
表
哥
家
吃
﹁
開
年
飯
﹂。

在
中
國
，
元
宵
之
夜
要
賞
月
看
花
燈
，
而
在

越
南
，
元
宵
節
的
重
頭
戲
是
大
伙
在
中
午
吃
頓

﹁
開
年
飯
﹂。

一
個
傳
統
的
形
成
固
然
有
其
歷
史
淵
源
。
越
南
人

認
為
，
元
宵
節
象
徵
㠥
大
年
已
經
過
完
，
大
家
要
全

身
心
地
投
入
工
作
，
於
是
元
宵
節
中
午
，
一
家
人
一

定
要
團
聚
，
吃
餐
﹁
開
年
飯
﹂，
為
家
人
鼓
足
士
氣
，

祈
福
年
輕
人
工
作
順
利
，
小
孩
子
讀
書
進
步
。

為
了
把
﹁
開
年
飯
﹂
搞
得
更
加
熱
鬧
，
有
時
，
表

哥
還
會
邀
請
上
一
幫
同
事
和
朋
友
。
越
南
人
認
為
，

﹁
開
年
飯
﹂
搞
得
越
熱
鬧
，
接
下
來
這
一
年
的
工
作
就

會
越
順
利
。
因
此
，
表
哥
家
每
年
的
﹁
開
年
飯
﹂
都

要
有
幾
十
人
共
享
，
常
常
將
並
不
寬
敞
的
屋
子
擠
得

水
洩
不
通
，
大
伙
將
三
大
圍
桌
坐
得
滿
滿
當
當
，
歡

聲
笑
語
在
屋
子
裡
蕩
漾
。

﹁
開
年
飯
﹂
不
亞
於
除
夕
夜
的
豐
盛
大
餐
，
有

扣
肉
、
粽
子
、
年
糕
、
白
切
雞
、
糯
米
飯
、
粉
絲

湯⋯
⋯

諸
多
菜
品
擺
放
在
桌
子
上
，
乍
一
看
普
通

又
家
常
，
與
中
國
的
傳
統
民
俗
別
無
兩
樣
，
但
這

些
菜
品
都
是
絕
對
地
道
的
越
南
做
法
。

粽
子
是
﹁
開
年
飯
﹂
不
可
或
缺
的
食
品
。
在
越
南

還
流
行
這
樣
一
句
諺
語
：
﹁
大
粽
子
，
大
團
圓
；
糯

米
黏
黏
，
感
情
深
深
。
﹂
因
此
，
過
年
吃
粽
子
在
越

南
有
上
千
年
歷
史
，
家
家
都
要
包
上
十
幾
斤
甚
至
上

百
斤
粽
子
，
作
為
春
節
走
親
送
禮
的
佳
品
。
這
些
粽

子
要
用
柴
火
煮
十
幾
個
小
時
才
能
熟
透
，
而
煮
熟
晾

乾
的
粽
子
可
以
保
存
十
天
半
月
不
變
質
。
扣
肉
也
是

越
南
歸
僑
每
逢
節
日
的
一
道
名
菜
，
類
似
於
梅
菜
扣

肉
，
但
製
作
更
為
考
究
。
越
南
人
吃
扣
肉
不
用
碟
，

用
大
碗
，
待
客
很
大
方
。

我
每
年
參
加
表
哥
家
的
﹁
開
年
飯
﹂，
並
不
是
為
了

吃
，
主
要
是
為
了
感
受
越
南
人
熱
愛
生
活
的
那
種
氣

氛
，
在
這
樣
的
聚
餐
中
，
每
個
人
的
心
頭
都
紅
紅
火

火
，
每
個
人
的
臉
上
都
笑
意
融
融
，
親
朋
好
友
推
杯

換
盞
，
話
舊
迎
新
，
過
年
的
疲
憊
和
慵
懶
漸
覺
消

失
，
一
股
幹
勁
兒
湧
上
心
頭
。

越南的元宵節

百
家
廊

陶
　
然

忐 忑

熱帶冬日

蘇狄嘉

天空

興　國

國
阿　杜

有道

呂書練

風景

張　前

乾坤

■詩琳通公主所題「聖壽無疆」牌樓。 作者提供圖片


